

卷

 

首
 

语

PREFACE


从 ChatGPT 到 Sora:“超级媒介”的意向性

近年来, 随着 Open
 

AI 公司开发的生成式、 通用式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和 Sora 相继应用, 继元宇宙之

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 颠覆性的, 具有想象与激情的, 具有全面性、 智能性、 普惠性和普适性的 “超级

媒介” 已然成型。
一般而言, 这两种 “超级媒介” 均涉及学习、 理解、 意识和思维等哲学本质问题: ChatGPT 主要基于因

果逻辑的理解和生成, Sora 则基于时空逻辑的理解与生成。 分析其应用环境及使用影响, 不难发现其具有

如下特性: 一是得益于资本和技术 (尤其是互联网、 3D 技术等) 控制下的虚拟环境或场景。 ChatGPT 和 So-
ra, 都是虚拟环境下的自主学习与深度模拟。 二是离不开作为主体性的人的能动参与———包括关注、 想象、
意向与体验。 从其开发、 应用乃至体验、 反馈, 人在其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 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主体性作用。 三是从现实到虚拟再到现实的逻辑连接。 它们产生于现实土壤, 应用于虚拟环境 ( 场

景) , 最后又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具有客观现实需要的生产与消费逻辑。 四是任何超级媒介的出现既是人的

意向的主动延伸, 又具有意向性再延伸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意象的延伸与创构由来已久。 纵观中华文明, 不仅有诸如以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为代表的器物类超级

媒介, 也有诸如以司南、 造纸术等的发明为代表的技术类超级媒介, 而且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词核心

概念中有以物观物、 观物取象的意象创构概念。 意象是主体在物我交融中能动创构的, 包含着感悟、 判断

和创造的统一。 由器物使用、 发明应用以及中华文明之文化传统心理观之, 超级媒介的生成与运用, 一方

面, 是作为主体的人由观而感, 由感而创, 由创而用; 另一方面, 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由感而发, 由发而悟,
由悟而融。 概言之, 既是人们通过想象、 意向与激情来感物与动情, 也是通过主体的意向性, 使 “ 物”
“我” 交融, 使 “观” “悟” 升华。

无论是说媒介即讯息 (麦克卢汉) , 还是说 “媒介进化” 具有 “人性化趋势” (杨秀国) , 无不反映人

对于媒介或者超级媒介的主体性理解与能动性创新。 作为聊天式文本生成器的 ChatGPT 具备主动适应人类

的特质, 而作为视频生成器和世界模拟器的 Sora 则具备依意象产生高清、 连贯、 逼真场景的特质。 现象学

奠基人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认为, 感觉经验需要返回到纯粹现象中去。 在认知诗学那里, 意象性与语言、
思维、 心理活动和意义建构及 “识解” ( construal) 密切相关。 在文学那里则是可见语表的具体性与语里的

丰富性综合而成的文学意象性。 在中国诗学那里则有非现实性、 感性、 想象性和情感性特征。 胡塞尔传递

了 “意识是有意向性的” 。 萨特则基于该意向性把焦点放在心灵的自由上, 开创属于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
当今社会, 人际交往 (传播) 不仅仅是较为单纯直接的 “人—人” 沟通与协作, 更多的是技术迭代加

速过程中较为复杂繁冗的 “人—机” “人—技” 连接与交互。 而在 “后 Sora” 时代, 一切的生产与生活活动

更需要具备主体性的人的意向性———亦即想象力、 创造力和审美力。 超级媒介的身体与身体体验成为理解

技术和艺术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技艺同源、 交互与一体, 都是人的主体性与意向性在技术或艺术上的体现

或表现。 虚拟现实的涉身性, 改变和重塑技术意向性关于现象学视野中的图像、 想象与记忆的关系。 基于

颠覆性技术的超级媒介的技术意向性, 归根结底, 就是人的主体意识中的意向性建构、 解构与创构。 实际

上, 在笔者提供关键意向概念之后分别让 ChatGPT 作一阙 《柳梢青》 词时并让 Sora 创景时, 前者是现代诗,
后者是游离于所设意向之外的场景。 从根本上来说二者都难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草木之喻、 天气之喻与飞

鸟之喻。 所以, 一方面, “人” 才是真正的超级媒介; 另一方面, 超级媒介如何从人工智能到囊括人的主体

性的元智能, 如何强化其自我学习的元生成、 元规则和元逻辑,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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